
Q1
郑梦莹：曾有学者和作者指出，科

幻文学不需要在意“文学性”。各位如
何看待这一观点？我们该如何定义科
幻作品的“文学性”？衡量科幻作品的
文学价值，是否需要一些独特的侧重？

李蔚超：恐怕没有哪一种文学不需
要“文学性”，就像无论哪个人都具备

“人性”一样。我想这个问题背后的含
义是，当我们说到科幻文学，它的“文学
性”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广大科幻作家
早已内化了由鲁迅先生开启的中译科
幻小说的传统，即科幻小说也是文学，
文学应该有的叙事技巧、审美特质、思
想追求，科幻小说都应该具备。

然而，文学性对于科幻文学来说到
底应该坐落在哪里？可能不仅在叙事、
语言等审美层面，我认为，更为重要的
是，科幻文学正直接面对、处理、讲述当
今全人类最主流、最核心的命题之一——
科学技术是今天世界最大的神话。

然而，这看似毋庸置疑的正确背后
是否存在危险的影子？此时，科幻文学
的文学性，应该如同百余年来的现当代
文学一样，牢牢把握住文学性的核心精
神，那就是警惕、反思任何习焉不察的大
话语，探索、想象、赋形不一样的可能性。

宝树：首先明确，像任何文学作品一
样，科幻文学当然需要文学性。比如，科
幻小说需要有基本的语言功底、叙事能
力，否则无论作者多么有想法，也只是让
人读不下去的粗劣文字。但科幻文学在
文学性方面也表现出一些特殊性，其文
学性要和科学逻辑进行有机结合，比如
说它可能注重世界观的架构多于人物的
塑造，对语言的表现力、画面感要求比较
高，而较少追求文字、叙事层面的先锋技
法⋯⋯之所以说可能，是因为科幻创作
也是多元的。近年来，有一些融合式科
幻类型的出现，就与之不同。但无疑，对
于相当一部分科幻代表作来说，这些特
点是客观存在的，也是科幻范畴自身所
带的美学价值。

姜振宇：文学当然需要文学性，但这
里有一个关键的前提：“文学性”到底是
一种本质主题的判断，还是一个动态发
展的过程？这种讨论背后隐藏着一个更
深层、也更世界性的矛盾——科幻读者
从阅读中获得的快乐，往往与从所谓传
统文学审美立场出发对作品作出的评
判，存在着明显的分裂。当我们立足科
幻两百余年的文类传统，再来看文学性，
容易发现它不是天然权威、永恒不变的
本质。文学性更多地可以视为人类在漫
长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约定，是
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环境下作者、读者与
批评家三方博弈的结果。当然，包括刘
慈欣在内的不少科幻作家曾多次表达

“科幻不需要文学性”的看法，但我们一
般倾向于将这理解为一种面对主流文学
话语主导权时所采取的叙事策略，而非
真实的创作主张。

而且，当下正在发生一个极具颠覆性
的现象：如果一部作品声称自己在描写当
下的现实，它往往不得不看起来非常像科

幻，否则它要么无视了现实的某些事件和
现象，要么无法呈现现实的某些逻辑和规
律。这意味着科幻文学的发展本身正在
反过来重新定义何为“文学性”。

Q2
郑梦莹：有人说：“未来已来，科幻

作家反而五味杂陈”。在技术快速迭代
的背景下，包括各种新场景的落地，AI
已经能写科幻文学作品了。对此，科幻
作家会产生焦虑吗？有没有必要焦
虑？理由是什么？

宝树：AI创作对各方面的创作者都
是挑战，对此，科幻作家也是一样的。
但也有一些特殊的焦虑点，比如说，科
技所带来的惊奇和震撼感渐渐消失。
我小时候觉得时速100多公里的新干线
就是非常科幻的存在了，但现在时速
300 多公里的中国高铁是身边的现实，
即便想象时速 600 公里的真空管道列
车，似乎也没有太震撼了。这样，大家
读科幻的一大乐趣就削弱了很多。

科幻所想象的科技和未来，也容易
被真正的科技所颠覆，甚至比起现实主
义、历史和奇幻作品更容易过气。比如
说，在大语言模型满天飞的今天，再去
创作早期科幻作品中那种笨拙可爱、说
话呆板的机器人就有点“老土”了。科
幻创作者仅仅根据现在的 AI 特性去想
象未来 AI 是不够的，还要有前瞻性。
这个瞬息万变的新时代，对我们的创作
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从阅读体验来说，另一个严峻的问
题是，以前科幻所赖以成立的基础，是现
实与未来的二分法，作家可以去自在地
想象一个和现实不一样又很好玩很有趣
的未来。但未来已来，其实已经破坏了
这个二分法。这会给作家和读者的心态
带来一系列的变化。当我们去创作关于
AI创作、具身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新
能源、基因技术⋯⋯这样一些似乎很科
幻的题材时，想象的乐趣也会被现实的
问题和焦虑所渗透。这会让作者采取更
接近现实主义的态度去创作，或许也会
带来文体层面的变革。

姜振宇：科幻作家历来是对时代焦
虑最敏感的一群人。在过去，他们最强
有力的创作武器在于，能够在大众尚未
意识到问题存在之前，预先从时序上的
未来、空间上的别处，发掘出某种深层
次的焦虑感，然后将其写成故事。科幻
作家经常被认为是最“杞人忧天”的那
一拨人。然而，在当下这个我习惯称之

为“科幻时代”的时期，情况发生了根本
性的变化：过去只有科幻作家在焦虑的
内容，正在成为全民焦虑的对象。当人
工智能、脑机接口、基因编辑等技术从
小说页面走入现实生活，科幻作家曾经
承担的“预警”和“提前做好心理纾解”
的功能便失去了部分意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幻作家的角色
发生了关键的双重转向。首先，仍然是
顺着科幻文学两百年来对未来的想象
和推演，继续向更远的认知地平线眺
望，去寻找下一个焦虑源头。第二个层
面，则更接近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所承
担的社会责任——帮助当下的人类理
解我们正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所引发
的普遍的、深层次的、难以捉摸的迷茫
感。当大众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内心深处
的那种焦虑时，科幻作家需要承担起责
任，告诉大家这些焦虑是什么、源头在哪
里、我们能够以怎样的方式作出应对。

李蔚超：在我认识的科幻作家里，
有的作家很早就拥抱 AI 技术，也逐渐
成熟地处理人机合作的创作模式，合理
地训导AI，使之完成对作家创意的展现
和完善，这种开诚布公的态度和勇于创
新的尝试，也得到了一些读者的认可。
到今天，AI的广泛使用让我们对它的状
况有了更多的体验性认知，它的局限性
和便利性同样令人印象深刻。我不写
小说，但作为一位读者、一个观察者，我
认为任何一位作家都不应为 AI 的存在
感到焦虑，AI的到来是一个至关重要的
契机，作家可以反思自己的创作、精炼
自己的语言、让思想和想象力向广阔精
深的境界提升，但是焦虑似乎谈不上。

最近，我重读了托尔斯泰的《安娜·
卡列尼娜》，它带给我无与伦比的心灵
震撼，托翁对人心理的把握、描写和呈
现细腻而深邃，且瞬息万变，可能连人
自己都不知道原来同类的内心是如此
产生情感、如此非理性、如此不可约束、
如此难以把握的。回到刚才的问题，文
学性永远在追踪、描摹着人性。从这个
意义上说，所有作家的焦虑都应在此，
能否理解人、把握人、描写人，以及回答
人的困惑。

Q3
郑梦莹：整体来说，在创作层面，中

文科幻的内容创新力仍显不足。对于
科幻作者来说，应该如何打造具有高辨
识度的原创表达？

宝树：我觉得不能跟风，而要找到

自己最感兴趣和最擅长的领域。比如，
《三体》火了以后，很多创作者（包括我）
就会去写宇宙探索、外星文明之类的题
材；AI 时代来临，很多人又开始写 AI，
但往往千人一面，成绩有限。但如果结
合自己的专业知识和兴趣点，找到好的
角度，就会出现一些佳作乃至杰作，比
如近年一些作者写的语言学科幻、心理
学科幻等，就令人眼前一亮。

另外，还有很多可以关注的创作资
源，比如中国的思想、文化、历史、民俗
等，都是我们中国创作者拥有的宝贵财
富。近年来依托本土文化的佳作也的
确频频涌现，如“龙”主题的科幻，“节
气”主题的科幻等，都引起了科幻圈内
外的关注。总之，中国科幻的发展创
新，与中国文化的根脉气血息息相关。

姜振宇：回顾欧美科幻的发展历程，
欧洲科幻和美国科幻分别在过去的两个
世纪里完成了两件至关重要的事情，并
因而形成了自己的科幻文化传统。一方
面，他们各自提供了对自身或他者文化
经验的现代转化和重新描摹，由此产生
了大量具有辨识度的本土科幻作品。另
一方面，他们立足于自身特定时代的现
代科技、文化、社会的发展，观察生命、宇
宙以及一切的野心、观念和情感，并且将
这些精神内核注入科幻作品当中，最终
形成了某种可以辨识的整体性的文化气
质。比如《沙丘》，它实际上挪用了西亚
和中东地区的文化传统，再放入资本主
义世界贸易文化对于宇宙的理解方式，
最后形成了一个立足于美国视角的、
对未来星际时代的描摹。这种双重运
作——既借用人类的既有资源、又注入
关于科技和未来的自我精神——是形成
独特科幻文化脉络的关键机制。

对当下中国的科幻作家来说，我们
其实正处于一个万事俱备的黄金阶
段。要产生高辨识度的原创表达，关键
在于两个方向上的努力。其一，敢于以
中国的方式重新激活和确认人类共有
的文化传统，这既需要技术的积累，也
依赖于野心的驱动。其二，从过去一两
百年间中国乃至东亚及全世界范围内
的后发现代化国家所经历的自主现代
化探索中汲取资源。这段历程中的困
难、弯路、成就，那种剧烈压缩式发展所
带来的反复学习探索、系统冲突与融合
的经验，正是区别于欧美线性现代化叙
事的、真正具有辨识度的科幻土壤。

李蔚超：不能排除刘慈欣的原创性
来单独讨论这个话题。广大研究者已经
指出，刘慈欣科幻小说的世界观来自社
会主义中国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和宏阔
的世界观。或许这是一条属于我们的
路，就是找到一条中国式科幻文学的道
路。从我读过的国内科幻小说来说，不
同代际的科幻作家更倾向于从欧美前
辈、同行处寻找灵感和对话可能。但其
实，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以及当代文学
的经验和探索，同样值得科幻作家关
注。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共同探索一种
评论家詹玲所说的“中国科幻小说本土
化的叙事策略与价值观建构”，我是很期
待的。 （本报记者 汪文羽 参与整理）

怎样定义科幻作品的文学性

李蔚超：中国现代文学
馆学术中心主任

姜振宇：四川大学副教
授、国内首位科幻文学
方向博士

宝树：知名科幻作家

■ 戴佳杰

近些年，这种场景在建筑行业越来
越常见：打开AI智能设计平台，敲下“北
欧风、原木色、采光好一点、预算控制在
XX”等描述，设计方案就被一次性“端上
桌”，体量完整、材料明确，甚至连光影氛
围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对我们建筑专
业学子来说，以前要“熬夜爆肝”才能完
成的方案，现在好像一下子被压缩成了
一个“指令”，仿佛设计这件原本门槛不
低的事情，忽然变得也没那么复杂。于
是，不少人顺势得出结论：建筑设计师是
不是要被取代了？

从前，建筑设计往往像“养成系”，要经
历一段缓慢的推演，从概念到草图，再反复
修改，中间往往夹着大量“一时说不清”的
犹豫。有时改动并不大，只是墙再退半步、
窗再挪几寸，但每一步都要经过建筑设计
师的眼睛、手感和判断。例如，著名建筑设
计师、普利兹克奖得主王澍做中国美院象
山校区的设计时，不是把“传统”贴在立面
上，而是在旧砖旧瓦和山势水岸间，一点点
试出诗意栖居的气息。可AI设计的逻辑，
则更像一套熟练的“生成配方”：先从海量
案例里学习，把那些被验证过的“好看”形式
提炼成模板，再顺着当下流行的审美关键词

（例如一听就很有“高级感”的生态立面、低
饱和材质等）推演，最后用极高效率把它们
打包输出。不得不承认，这套方法在“唯快
不破”的设计市场中很吃香。

可当 AI 可以一次性给出几十种方
案时，做设计也不再是“从无到有”，而是

“从多到一”。这当然是进步，但也带来
一个略显尴尬的变化：当方案越变越多，
反而不知道该怎么选了。和刷短视频一
样，内容越多，越容易停在“再看一个”的
循环里。过去做设计，难在“想不出来”；
现在做设计，反而常常卡在“选不出
来”。另一个问题在于 AI 设计的趋同

性，当“好看”成为一种可以批量复制的
结果，建筑形式会越变越多，但风格会越
来越少。由此，我们不免追问：当 AI 开
始参与设计，建筑设计师还可以干什么？

我认为，建筑设计师首先仍然要做
那个“先发问”的人。AI可以回答“什么
样的建筑更像文化中心”，却无法回答

“这个地方为什么需要一个文化中心”。
一块场地的历史、周边居民真正的使用
习惯、一座城市原有的空间秩序，这些问
题不会自动出现在输入框里，需要有人
走到现场去看、去听、去判断。

建筑设计师仍然要承担“作判断”的
责任。表面上，选择变多了，工作好像轻
松了，但结构能不能落地？空间是不是
好用？材料经不经得起风雨？这些问题
没有一键最优解，也不能只靠一张漂亮
效果图来证明。AI 可以把一桌菜端上
来，但吃哪一道、会不会吃坏肚子，最后
还得人来判断。同时，建筑不是图像，它
会被建造、被使用、被损耗。屏幕上看起
来完美的方案，到了工地可能走样。效
果图里阳光正好、绿植茂盛、人人都在优
雅地散步，但现实里可能是夏天时太晒
没人坐，冬天的穿堂风刮得人站都站不
稳，开放空间最后变成堆放杂物的角
落。AI停在“生成成功”的那一刻，建筑
设计师却要一路跟到建成、使用、老化。
AI也许可以在屏幕上生成一个漂亮的形
体，却很难真正理解一座建筑与道路、山
水、记忆和日常生活之间的漫长关系。

当一切形式都可以被生成，真正决定
建筑的，反而是那些无法被生成的东西，
比如时间和经验，比如一个建筑设计师对
现实世界的理解。毕竟，建筑并不是为了
填满一块地，而是为了回应某种具体而复
杂的生活。而这种回应，至少目前来看，
还很难被一句提示词彻底完成。

（作者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
院研究生）

建筑设计师，抢在AI之前问“为什么”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
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丈

文韵周刊 / 文艺评论文韵周刊 / 文艺评论

2026年5月8日 星期五 7特约主编：夏烈 责任编辑：郑梦莹 童健 版式：陈仰东 联系电话：0571-85312675 邮箱：wyzk@8531.cn

■ 沈乐平

敦煌写经肇始于两晋，历经魏晋南
北朝至宋初约七个世纪，现存七万余件，
是弥足珍贵的古代文献和书法瑰宝。

文字的演进与书法艺术同步发展，
敦煌文书清晰呈现了从早期隶书笔意，
到杂糅北魏书风之形态，最终形成与唐
楷高度契合的成熟技法体系的过程，凸
显出敦煌书法与中国书法史整体演进
轨迹的对应关系。

写经体，是指在楷书萌生与发展过
程中，主要形成于佛门寺院、用于抄写
经籍的主流书体。敦煌写经体的演变
与发展，不仅真实记录了汉字从隶变向
唐楷过渡的完整历程，也充分彰显了官
方写经生与民间书手对汉字及书法艺
术发展的推动作用。书写者的身份涵
盖从官方到民间、从僧人到俗子的各个
阶层。写经体的形式也有其比较固定
的规格，通常是先画好竖行的乌丝栏或
朱丝栏，再行书写，每行抄写十七字最
为常见，这种“标准格式”便于计字和校
对。尤其是官造经卷，格式规范，书风
亦遵循严格而统一的样式，不轻易参以
己意。

前期，即两晋时期至北周的二百
余年间，这个阶段的代表作如北魏《大
慈如来告疏》、北周《大般涅槃经卷第

十八》等，堪称典范。此期基本特点
为：横画起笔多露锋入纸，起笔尖锐，
少用逆锋，左轻右重，收笔处或重按或
迅速提出，转折多为略作顿驻后快速
调锋变向；结体紧凑且明显存有隶书
意味，有时融合北碑书风特点，格调古
雅、风格朴厚。

中期，即隋至中唐时期的二百余
年，代表作有隋朝《太子慕魄经》、唐代

《妙法莲华经卷》等经典卷子。杨隋统
治短暂，却融合南北书风，形成严谨典
雅的新格局。而楷书进入唐代后呈现
出高度成熟的特性，亦反映于敦煌民
间书法之中。隋代及唐高宗、武周时
期，佛教兴盛，民间写经深受影响，且
发展迅速、数量庞大——《隋书·经籍
志》载 ：“ 民 间 佛 经 多 于 六 经 数 十 百

倍”。此期的写经体，先以师法欧阳
询、虞世南风格者居多，盛唐以降，审
美观念渐生变化。米芾论及：“开元以
来，缘明皇字体肥俗，始有徐浩，以合
时君所好，经生字亦自此肥。”此时由
瘦硬严劲渐转向肥满丰腴的气质，“时
风”烙印清晰可见。自隋代写经体风
格与式样的固定，标志着楷书的成熟
与隶书痕迹的彻底终结，至中唐时期
的繁荣鼎盛，写经在“书体”意义上达
于顶点——故后世多有误以为出自名
家，实则出于不知名的经生之手。正
如启功《唐人写经残卷跋》所言：“意态
飞动，足以抗颜、欧、褚”“余生平所见
唐人经卷，不可胜计，其颉颃名家碑版
者更难指数⋯⋯”

后期，即吐蕃接管至晚唐五代、直

到北宋初期，呈现出风格分化、面目众
多的格局，既有沿袭隋代清劲俊秀的
书风，亦有承接盛中唐法度森严的典
范，更不乏自然天真、轻松随意、不计
工拙的各种经卷，可谓百花齐放。

敦煌写经体的盛衰历程是书法发
展史上的重要分支，从隶书向楷书的转
变脉络清晰，无疑是生动鲜活的书法史
教材。北朝写经的方拙朴厚、唐代写经
的圆润严整，体现出不同时代的审美意
趣。我们现今欣赏研习敦煌写经体，可
以感受千年传承的蓄素守中与秀劲刚
健之美，亦能在技艺探索中追求精神修
炼的境界提升。

（作者系西泠印社理事，浙江省书
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
院副院长）

蓄素守中 秀劲刚健
——敦煌写经，七个世纪的传承与演进

书法之美

■ 周飞

眼下，时而有不计成本的“大制作”
剧目推出，观众却寥寥，这引发社会关
于戏曲行业资源错配的反思。

何为戏曲领域不计成本的“大制
作”？其核心指向脱离艺术本体的创作
行为，它并非舞台规模的合理拓展，也
不是技术手段的适度运用，而是以奢华
装置堆砌舞台、以超越艺术表达本体需
要的成本与体量投入剧目创作——导
致表演让位于舞美，艺术让位于技术，
剧目创作因过度追逐视觉奇观而忽视
角色塑造与剧作打磨、遮蔽戏曲艺术本
质，从而使戏曲创作陷入形式主义误
区，最终导致行业风气出现偏差。

前段时间出台的《戏剧振兴三年行
动计划（2026—2028 年）》（以下简称《计
划》），在“提高剧目创作质量”部分明确提
出，要“尊重创作规律，突出‘剧本先行’”，

“杜绝脱离艺术本体、不计成本的‘大制
作’”。这一表述立场鲜明，分量极重，标
志着对“大制作”的反思已跳出业内零散
的经验批评，被正式列入行业治理、创作
导向与评价机制调整的公共议程。

为何要在当下戏曲发展的关键节
点，反复强调对“大制作”的规范与
遏制？

戏曲本是依托演员表演、扎根剧作
内核的写意艺术。戏曲写意美学的精
髓，在于以简约舞台或留白让演员的表
演拥有充足空间，让观众聚焦人物、共
情戏文，而非被繁复视觉装置分散注意
力。脱离这一本体规律，盲目叠加舞台
砌末、追逐宏大场面，势必挤压表演空
间、弱化人物张力、消解剧作深度。最
终，作品只会沦为徒有其表的视觉外
壳，辜负观众期待，更让基层戏曲人才
与优质剧作失去生存土壤。

回望历史，民国时期的海派京剧曾
凭借创新的舞台设计、新颖巧妙的舞台
结构风靡一时，成为当时极具影响力的
戏曲流派。但半个多世纪过去，那些曾
经炙手可热的海派京剧大制作，如今在
舞台上已难觅踪迹。这足以说明，历史
从不以制作投入的多少、场面的宏阔与
否作为选择标准，能被时间留存的作
品 ，从 来 都 靠 扎 实 的 剧 作 与 鲜 活 的
人物。

戏 曲 创 作 的 关 键 在“ 树 角 儿 立
戏”。所谓“角儿”，并非指单纯的演员
身份，而是人物，是角色，是被演员用程
式、唱腔、身段赋予灵魂的艺术形象。
观众走进剧场，追捧的不是华丽的舞台
装置，而是能共情的角色、能入心的戏
文，是演员用精湛技艺塑造出的、有血
有肉、有风骨有情怀的人物。

“树角儿”，就是要让创作重心向角
色倾斜，让演员扎根角色、打磨角色，让
每一句唱腔、每一个身段都服务于人物
情感的传递、人物性格的塑造；“立戏”，
是要以扎实的剧作为根基，让角色有戏
可演、有情可抒，让戏文有温度、有深
度、有筋骨。剧作是戏曲的骨架，角色

是戏曲的血肉，没有扎实的剧作支撑，
再鲜活的角色也难以立足；没有鲜明的
角色呈现，再精良的剧作也无法落地。

完成这两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恰恰是一部戏曲作品能否成功的关键
所在。而戏曲角色能否立得住、剧情结
构是否够完整，与所谓的“大制作”毫无
关联。经典传统剧目的舞台以“一桌二
椅”为典型，好戏都在演员身上，靠经典
唱腔与名场面锁牢戏迷。

比如，第十四届文华奖获奖剧目
中，有的以简约舞台勾勒大师风骨，有
的靠经典唱腔传递韵味，还有的则用质
朴表演打动人心，这些作品无一依赖奢
华舞美与巨额投入，却备受观众喜爱与
认可。它们何尝不是“四两拨千斤”的
典范？不靠外在堆砌，只凭扎实剧作与
鲜活角色，便撑起了戏曲的艺术高度，
也印证了“树角儿立戏”才是戏曲创作
的根本之道。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戏曲创作中
不计成本的“大制作”的倾向正在蔓延，
究其根源在于创作者对评价机制的认
识偏差。这种偏差不仅误导了创作方
向，更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戏曲舞
台艺术涉及广泛，关联着舞美、道具、灯
光等多个衍生行业。当“大制作”之风
盛行，这些舞台之外的衍生行业便借机
抬高要价。过高的成本门槛，使剧团被
裹挟，不得不“打肿脸充胖子”，中小型
戏剧创作可谓举步维艰。它们本就资
金有限，难以承担高昂的舞台配套费
用。刚入门的青年创作人才，更是难以
融入行业。他们缺乏资金与资源支撑，
不仅无力参与大制作竞争、难以获得展
示平台，更难以承担大制作背后潜藏的
各类风险，才华无从施展。这种局面再
不扭转，将导致优质资源持续向大制作
倾斜，中小型创作与青年人才被边缘
化，从而导致戏曲行业发展失衡。

《计划》中“杜绝”“严控”的强调，正
是为了及时纠偏，让戏曲创作摒弃“重
形式、轻内核”的偏向，回归艺术本体，
将创作重心牢牢锁定在角色塑造与剧
作锤炼上，让戏曲回归“以角立戏、以剧
传情”的本质规律。

“繁荣发展戏曲事业关键在人”。讨
论戏曲创作的“守正”，核心是守住“角色
为核、剧作为本”的底层原则。反对不计
成本的戏曲“大制作”，本质是纠正资源
错配、主次颠倒的创作偏差，让戏曲创作
回归艺术本源，守住艺术初心。

戏曲舞台的分量，不靠奢华装置堆
砌。它源于立体的人物、扎实的剧作、
精湛的表演，更源于独属于戏曲的写意
美学气韵与智慧。守正回归，是对现实
乱象的针对性纠偏，更是对戏曲发展规
律的理性遵循。唯有将创作重心回归
人物、回归剧作、回归戏曲本体美学，戏
曲振兴才能拥有坚实根基，戏曲创新才
能守住本心、彰显真意。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
事，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
书长）

“树角儿立戏”，不靠大制作

新文艺青年

圆桌对话

从 20世纪 80年代初期科幻文学在中国逐渐成为一个独立子类型开始，关于科幻是否具备或者是否需要具备文学性的讨论就从未停
止。一些著名科幻作家的作品也引发了缺少文学性的争议。尤其当下，AI等前沿科技飞速迭代，既呼应了科幻文学的前瞻畅想，也对其创作
与表达提出了新命题。我们组织本次圆桌对话，和相关专家一同探讨科幻、文学与未来。 ——浙江日报文艺评论版责任编辑 郑梦莹

左：北魏《佛说佛藏经》（局部）。中：隋《华严经卷第三十七》（局部）。右：唐《周易王弼注卷第三》（局部）。


